《续书谱》中“真态”与“私意”之辨
《续书谱》有云“魏晋书法之高，良由各尽字之真态，不以私意参之耳。”关于真态与私意，后人颇有争议。要理解其内在的含义，必须从姜夔的倡古尚雅，推崇自然的精神谈起。
姜夔倡古尚雅是一种古典的美学祈向，而其最终归缩是自然精神。自然精神推崇艺术要能抒情达性。姜夔论诗以自然为最高境界。如姜夔《诗论》所云：“天籁自鸣”，“余之诗余之诗也”，“陶写寂寞则可”。《诗集自叙》云：

“诗本无体，《三百篇》皆天籁自鸣。下逮黄初，迄于今人异韫，故所出亦异。或者弗省，遂艳其各有体也。近过梁溪，见尤延之先生。问余师自谁氏。余对以异时泛阅众作，已而病其驳如也。三熏三沐黄太史氏，居数年，一语噤不敢吐。始大悟学即病，顾不若无所学之为得，虽黄诗亦偃然高阁矣。┅┅余又自唶曰，余之诗，余之诗耳。穷居而野处，用是陶写寂寞则可，必欲其步武作者，以钓能诗声，不惟不可，亦不敢。”

姜夔《诗论》云诗有四种高妙，一为理高妙，二为意高妙，三为想高妙，四为自然高妙。关于自然高妙，即“非奇非怪，剥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赵晓岚认为“试从用语的多寡所状的深浅高低，以及姜夔本人所擅的‘一篇全在尾句’等角度看，这（自然高妙）无疑是四种高妙中最高的一种，是创造之极诣。”
 的确如此。
姜夔书论与诗论具有相似美学倾向。姜夔《续书谱》之《情性》一章云“艺之至，未始不与精神通。”又云：“消息多方，性情不一。乍刚柔以合体，忽劳逸而分驱，或恬谈雍容内筋骨，或折挫槎枿外曜锋芒。”“虽学宗一家而变成多体，莫不随其性欲便以为姿。”
 学书者尽管取法某一家，但没有不根据自己的性情而形成独特风格的。
在《续书谱》的《方圆》章云“方圆曲直，不可显露，直须涵泳，一出于自然。”可见，追求自然的精神是其一以贯之的艺术思想。
姜夔推崇钟王楷书神妙之处在于各尽字之真态，而不用私意来刻意加以改造。所谓真态即是一种自然的精神，而私意则是人为的雕琢，不自然。姜夔以为私意如“专喜方正，极意欧、颜；惟务匀圆，专师虞、永”。又如献之书法长短相补，斜正相拄，肥瘦相混，以此来追求姿媚漂亮，百般点缀修饰，便是不自然。即如孙过庭所云：“大令以下莫不鼓努为力，标置成体。”这种自然精神还体现在姜夔所总结的真书八法中，其真书八法以人体及四肢为喻，十分自然、贴切。姜夔推崇具备风神的书法，就会长短、大小、面目各异，天然不一，十分丰富：象君子，象健儿，象隐士，象豪门公子，象武夫，象美女，像醉仙，象贤士。
这种崇尚自然的精神有老庄的影响，更近点也受到了苏轼的影响。东坡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
 又认为诗文应“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恣态横生。”
姜夔亦云：“其来如风，其止如雨，如印印泥，如水在器。其苏子所谓不能不为者乎？”在诗论方面，学江西诗派的姜夔欲以东坡的自然思想改造江西诗派的过于雕琢的弊病。
因故，可以明白说真态就是崇尚自然；而私意则是人为的雕琢，不自然。关于其所论“私意”与“真态”后人却众说纷纭。邓散木《续书谱图解》后记中说：“本书也有若干值得商榷之处。例如真书节里推崇魏晋书法，说是能各尽字之真态，不以私意参之。真态，就是本节里所指长短、大小、歪斜、疏密、天然不齐的字形。试拿‘口’字来说，它的字形，就是一个方框子，而书法家写‘口’字，有的窄，有的宽，有的斜，有的正，有的高，有的低，因地制宜，各不相同，就是魏晋书家，也无不如此。如不凭‘私意’，各尽‘真态’，则凡‘口’字都应写成方方正正的框子，请问这算得什么书法艺术呢？我们看钟繇的《宣示》、《力命》两表，王羲之《乐毅论》、《东方画赞》等，非但每篇布局不同，就是字形，也千变万化，各具姿态。这些都是极好的例字，不知姜白石凭什么根据才说魏晋书法各尽‘真态’，不参‘私意’的呢？”
 
邓散木所论部分观点不无道理，然而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其一就姜夔本意而言，“尽真态”就是大小各顺其自然，“私意”当指唐人楷书大小一伦，“小字展令大，大字促令小”的作法。由于唐人碑版楷书受界格影响，又小楷受科举及实用影响形成的字形大小接近的风格，就远不及魏晋楷书那么天然自在。其二，邓所言“如不凭‘私意’，各尽‘真态’，则凡‘口’字都应写成方方正正的框子，请问这算得什么书法艺术呢？”这是基本的常识问题，试问自古以来书家有谁将“口”字写成方方正正的框子呢？姜夔所云尽真态，就“口”字而言，应指其字形应该比笔画多的字小得多，而不能凭私意将“口”字展大。其三，邓散木所举钟王小楷千变万化、各具姿态正是姜夔所说“尽真态”，邓实有自相矛盾之嫌。
 陈方既认为“其实，这话是似是而非的。没有‘私意’即没有造字者，造书者的‘私意’（主观意志），哪有文字、字体、书体的创造？但是造字作书，主体若不能从不同层次方面‘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把握运笔结体规律，又何以运笔结体？这就是说从文字创造到书法追求，都是主体按客观规律，以私意创造表现出来，没有无客观感受的私意，也没有私意中无客观规律的感受和运用？姜夔在这里将二者对立起来，就片面了。然而人们常说的得之自然，恰是书家根据人的实用和审美需要，创造了自己的又反映客观规律的形式。当初甲骨文或长或宽，或这一字比别一字大若干倍，都是私意的创造。但当需要以之表达思想语言，将单字连缀成行成为表达语言的齐整形式，就曾多次将‘大字蹙令小，小字展令大’，长字变短，宽字变窄，均以私意参之，若不结合私意，就没有逐渐演变的文字形势，就没有不同的书体。为什么古人不断以私意领会自然之道而‘参之’，今人‘参之’不得？所谓真意，不就是凭自己对客观规律的真实感悟以书法形式抒发自己？而不是不知此理，只知按古人创造的形式学步。姜夔把真意与私意对立起来，而不知按古人‘真意’创造的艺术勉力临仿，虽是不求私意，却失去真意。真意之有无，不决定于字形的大小、奇正。作正书将字形作适当调整，求视觉效果的统一，与单纯求平正是两码事。字大小悬殊，同样也可写得平正如算子。”

其一，陈方既此文将“私意”理解为一种主观意志。显然与姜夔所指“私意”不是一个层面的概念。作为宋代的一代词宗、诗人及书家，姜白石何尝不知道任何艺术都含有主观意识呢？姜白石所说的“私意”是指人为的雕琢，即唐人“着意”造型，自结体的点线构成至点画用笔的起止转折皆无不刻意。
‘私意’主要指“大字蹙令小，小字展令大”的行为，而非普通的主观意识。其二，“当初甲骨文或长或宽，或这一字比别一字大若干倍，都是私意的创造。”甲骨文或长或宽，或这一字比别一字大若干倍，这恰恰是自然真态的体现。其三，陈文所论“当需要以之表达思想语言，将单字连缀成行，成为表达语言的齐整的形式，就曾多次将‘大字蹙令小，小字展令大’，长字变短，宽字变窄，均以私意参之”主要出于书法实用性目的。陈文将艺术性和实用性完全混为一谈，是一种实用主义。这正是姜夔所要批评的，姜夔讥贬唐楷的科举习气便是反实用主义的美学。
综上所述，拙见以为白石认为“魏晋书法之高，良由各尽字之真态不以私意参之耳”，与其诗论所云：“诗本无体，《三百篇》皆天籁自鸣。”一样，其实质是推崇自然的精神而批评人为的雕琢，不可片面、机械、简单地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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